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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一位赶

来北京报到的新生没有去学校。8 月 23 日
下午两点，她拖着行李箱出现在北京市海

淀区魏公村一家培训机构的教室里。教室

里还有不少家长，正陪同 6 月高考完的孩

子们试听秋季英语四六级课程。

这门课被称作“高大衔接课”（高中大

学衔接培训），机构印发的宣传册的封面印

着“大一新生暑假蓄力，入学抢跑一步”的

标语。课程幻灯片上，一页醒目的大字揭示

了他们来此处的目的——“机会总是留给

早准备的人”。

这场关于大学的竞速赛，从新生踏进

学校大门前开始。

“4月，有人还没高考就来预定四六级

预科的位置了。”北京一位培训机构的老师

反复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考研、保研、工作

都看四六级成绩，“过的越早，刷分的机会

越多”。

此外，该机构还提供高数、计算机或专

业课等预科内容。预科课程分大小班，人数

从 10 人至 50 人不等，定价通常在 6000 元

至 9000元，滚动开班至假期结束。

事实上，在暑假最后一周赶来上课的

人，在“抢跑者”中已经算落了“下风”。这个

暑假，高大衔接课以各种形式出现，包括但

不限于网课和夏令营。

刚高考完，河北某市的街头就出现了

大红色的广告招牌“准大学生生涯发展夏

令营火热招募中”“用一周时间模拟大学

四年”，在详情页上，“输赢”二字被特别强

调——“很多人赢在高中，输在大学，也有

人输在高中，赢在大学”。

7 月 26 日，一位湖北孝感的男生和妈

妈就到武汉参加了这样的夏令营，这位还

没有上过一节专业课的男孩已经准备投入

下一场战斗——“保研”。

很难说是教培机构创造了这场“战

斗”，还是他们准确抓住了新生的需求，推

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

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 9.8万元至 40万
元不等。

抢 跑

早上 8 点，北京某教培机构门口的外

卖架上，整齐摆放着不少咖啡。教室门外，

零星的学生正在吃早饭。

这家机构位于海淀黄庄，紧邻北大附

中，被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包围。

这天的英语课从早上 8点上到中午 12
点，每周休息一天，大约持续一个月。

疲惫的不只学生。“上到最后感觉脑袋

已经是木头了。”一名兼带考研辅导的授课

老师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她已经连续 14
天授课，“昨天上了 8 个小时。我最长纪录

是每天 10个小时，连续上了 40天”。

“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烦躁。”一位女生

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吐槽，她应母亲的

要求来上课，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英语分班

考试——必须考到快班。在对比了几家

培训机构四级考试的通过率后，她的母

亲为她报名了人数上限 10 人、花费更高

的小班英语课。此外，母亲还希望她在通

过四级后“马上考六级，然后再 （备考）

公务员”。

据了解，部分学校将依据入学后的英

语考试成绩实施分层教学，并据此安排学

生参加四六级考试的时间。而“迎接大学分

班考，进入快班领先一步”正是这些机构宣

传“高三暑假学习预科”的核心卖点之一。

有培训机构的销售人员称，一些学校会因

为考位不够限制学生报名英语四六级的时

间和次数。

虽然每天迎着早高峰到海淀上课，一

位家住东城区的女孩告诉记者，自己不抵

触母亲为她选择的这门预科课，她担心学

校会因考位紧张限制四六级报考次数，“那

就刷不了分了，我最怕这个了”。还有人因

为高考英语成绩不理想，本着“笨鸟先飞”

的态度，决定来报补课班。

来自湖北孝感的王子洋高中时就从

网络上搜集了不少大学的课程内容，他

还在网上自学了一段时间高数。在得知

自己的志愿填报机构要举办免费的“高大

衔接夏令营”后，他很快便同意和母亲一

同前往参加。

不过，课堂上，他注意到不少参与的学

生都不是自愿前来的。有人在下面玩手机，

还有人上午露了面，下午就离开并再未出

现，反倒是“家长听得更认真”。

“小孩不爱学，所以暑假就看着他学。”

一名陪侄子试听大学英语衔接课的家长认

为，早点考完四六级，并取得高分非常重

要，不然会影响后续读研，“可以花点钱，但

时间浪费不起”。

父母想陪跑，孩子却不领情。刚走出英

语衔接班试听课的教室门，一名家长便问

孩子：“你自己怎么想的？”男孩回答：“上这

个课的意义是什么？”“那开学测你如果是

慢班怎么办？”家长没等来下一句回复。

记者了解到，参加英语四六级衔接课

程的学生大多来自一本院校，其中不乏

211、985 高校的新生，部分学生高考英语

成绩甚至超过 135 分。即便孩子已是大学

赛道上的“领先者”，一些家长的焦虑却并

未减轻。

早在 2005年，国内不少高校已将四六

级与学位证脱钩，2013 年前后，又有多所

高校陆续宣布不再将四六级与毕业捆绑。

但每年这场考试的结果依然会牵动无数大

学生的情绪——在教培机构的嘴里，这些

成绩与找工作和升学息息相关。

“劝 学”

教培机构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这份对

未来的焦虑。记者调研发现，培训机构针对

不同发展意向的大学生，准备了不同的“劝

学理由”。

在寻求就业的学生面前，他们罗列出

“各大行业英语需求一览”，宣称“六级

500+在优质岗位中更吃香”。面对计划考

研的学生，他们说“高分通关四六级，能

在研究生期间免修英语”，还强调“以下

院校，六级不过研究生禁止报考”。对于

志在保研的同学，他们说，“四六级是保

研的敲门砖”“六级至少 550分才能有报名

资格”。

对于不同家庭的消费需求，这些机构

准备了线上线下两种课程。

有的还推出了雅思、 office 办公软

件、大学物理、高等数学、文史通识 5类
先导课程，以及生涯规划、大学生活指导

课程在内的“大学腾飞营”，均为线上课

程。截至 9月 9日，页面显示该产品已售

出 1043 份。尽管直播早已结束，购买回

放却仍需支付原价 2480元。

线下课程的价格更高。另外一家机构

推出的暑假四级英语课程，线下授课 60
课时，售价 8800元。

刘强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思政

课老师。3年前，他第一次从学生那里得

知“高大衔接班”的存在。这名学生考到

了名牌院校，学习文科专业。让刘强感到震

惊的是，她不仅选择上大学英语和逻辑学

的预科班，还选择了高数、计算机这两门似

乎与她本专业毫无关系的课程。

“孩子初中、高中就一直上补课班，机

构有招生优势。”刘强观察到，选择去上高

大衔接班的学生主要是从自己高中补课班

得到的信息。

“机构会有一些套路，把你套到另外一

个产品去。”虽然王子洋此前参加的夏令营

标明“免费”，但他认为，这份钱其实早已算

在今年一月他购买的志愿填报服务中，也

预埋在了夏令营结束时被推销的“保研服

务”产品里。

显而易见，教培机构的营销链条并不

止步于当下的成绩。在推销完衔接课程后，

不少机构还会顺势开始推销价格不菲的

“保研陪跑”产品。

一名销售向记者展示一所大学的保研

政策，成绩并非唯一的参考，科研、竞赛、志

愿活动等都在“综合测评”的范围内，“不能

光会学习，卷成绩”，还向记者说明“衡水学

霸绩点第一仍然保研失败”的案例。

据上述销售顾问介绍，该机构提供从

大一开始的陪伴式服务，包括精准的目标

院校定位与生涯规划分析。在学业方面，机

构会提供公共课和专业课的特训指导，以

提升学生绩点，“大二、大三再来找我们，没

法做保障，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不了你大一

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成绩了”。他宣称，机构

还会在实习、科研、竞赛方面提供帮助。例

如，指导学员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协助加入知名教授的科研

团队并完成科研产出。

在这家机构的价目表里，保研至 985
院校收费为 9.8万元，至清华北大则需要花

费近 40万元。如果不买套餐，按单项辅导，

则不够划算，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就要收

费 8万至 15万元。

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不在少数，记

者注意到，8月 14日下午，这家教培机构

的几间 VIP 咨询室没有空闲过，销售表

示，“有些是孩子主动希望报名，父母咬

咬牙也支持了”。

一些“唯早不赢”的抢跑心态正不断向

更远的未来蔓延。一些教培机构销售将刚

填完高考志愿就前来咨询考研、考公课程

的学生作为典型宣传案例，称赞他们“有远

见”“懂逆袭”“赢在了起跑线上”。

有没有必要

很多学生对机构高大衔接班的需求可

能并不强烈，这样的培训却一直存在。

事实上，高大衔接班从 3年前，甚至

更早就已经开始了，某机构销售告诉记

者，该机构至少已持续 5年组织英语的高

大衔接班。

一位山东的高中英语老师发现，2005
年后出生的很多孩子具有质疑的精神，他

们更喜欢问“为什么”，“而不是被动接受

你给他们传输的知识”。所以在她看来，

家长很难逼迫这些孩子去做他们发自内心

不认可的事，“如果取得某个成绩关乎他

的未来，那么他就会自觉地、拼命地卷”。

刘强观察到，有些学生在高考后第一

次直观地感知到或真或假的“信息差”，他

们从学长学姐那里得知“大学就得考证”

“怎样拿奖学金”……而部分培训机构会利

用当下社会的某些“文科无用”的论调来贩

卖职业、就业的焦虑。

如此，“计算机”班才会诞生于高大衔

接的课程中，有课程销售表示，“哪怕学文

科，也最好掌握一门计算机语言”。

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从找工作的学

长学姐那里得知，一些央国企招聘不仅需

要填写英语成绩和大学绩点，有的甚至要

求填写每一门课程的成绩。此前他认为找

工作可能不需要卷成绩，更注重的是实习

经验，“现在发现好像都不能少”。

新高考改革后，一些学生反映部分专

业需要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但自

己高中选科并没有选这两门，他们希望预

科课程可以帮助他们弥补这部分知识的差

距，不至于掉队。还有人选择学数理化衔接

班是因为听说这几门课挂科率高，“一旦挂

科，就不能保研了”。

事实上，一些学生“高大衔接”的需求

不仅催生出市场上的培训机构。

有人选择自学，上网课。也有大学安排

了面向新生的课程。近年来，南京邮电大

学、扬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为大一新生

提供免费的大学数学衔接课程。今年 7月，

四川师范大学开设了大学数学和大学英语

衔接课程，要求所有今年入学、教学计划中

含有相应课程的新生，必须在 8月 18日至

正式入学前完成指定内容的学习。

该通知上写：“明明中学数学成绩不

错，为什么一到大学就跟不上？据调查全国

有超过 60%的大一新生表示前两个月完全

听不懂大学数学。”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李国辉常年

教授高等数学。在刚刚结束的一学期课程

里，他努力将不及格率控制在 20%以下，

“但实际上我比较宽松，为了凑分数，平时

分给了 99、100才能凑够期末 60分”。他观

察到，现在的学生两极分化很严重，坐第一

二排的学生卷到 90多分，但不及格的也大

有人在。

一道积分方程的题，李国辉上课讲到

不好意思再讲，考试时原题出现，“没有

用”。有时课堂上只能来一半人，他觉得难

为情。但听其他班学生说，自己那个班一百

多个人的课，来的也就四五十个。他才意识

到，原来大伙都是这样的。

高数属于大课，靠点名监督学生上课

并不现实。有些没来上课的学生和李国辉

说自己会看线上网课，但从考试成绩来看，

“不来上课的学生大概率也不会自律地看

网课”。

高数的学分多，其分数直接影响学生

的综合绩点。虽然学生不爱上课，但每年

考试结束后，他都会收到来自学生的邮

件，想保研的、出国的，请求他给分时手

下留情——这种得分不易的情况，在学生

的视角里往往变成了“高数难”。

当了多年的高数老师，李国辉想尽办

法让课堂上多点人来听。有人说各地高中

数学教学差异显著，他就每一个知识点都

讲，尽量照顾到基础较薄弱的学生。这样

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就

会走神。数学是一门讲究环环相扣的学

科，可能哪个知识点不小心错过了，就很

难再连上。他反复讲知识点，“再来一

遍，再来一遍，但有的人总不来上课就没

办法了”。

李国辉带的高数课有不少学新闻传

播、法学等文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不理解

自己为什么学高数，对高数的兴趣也不

大。但在这位高数课老师看来，学数学可

能并不只是学一套公式，解几道题，更重

要的是逻辑思维的训练，不论来自哪个学

科都很重要。

谈及高大衔接，他认为“没有必

要”，不论是文科要学的大学数学还是理

工科要学的大学数学，都不存在实在“学

不会”的情况，“九十多可能难点，七八

十肯定没问题”。

一方面，李国辉认为这是大学“高中

化”的一种表现，“这么多年都是补课上

来的，突然一下到大学里头没有人管他

了，就心慌。”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与大

学扩招有关，学生上大学的门槛越来越

低，但大学里的课程没有因此调整难度，

造成了问题。

如何衔接

事实上，帮助学生进行“高大衔接”已

有大学作出尝试。

华东师范大学推出的《大学数学预备

知识选讲》等 3门先导课，针对中学教育的

薄弱点。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吕长

虹曾对媒体解释，“不是让学生抢跑，而是

为学生创造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条件。”

复旦大学腾飞书院开设 3门在线先导

课，建议学生自主完成，学生开学测试优异

则可获奖学金；浙江大学通过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开设高数先修课；南京大学针对数

学、物理基础差异，开设小班强化课。

本科期间，转专业、保研等与成绩息

息相关。此外，近年来，不少学校开始推

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等长周期培养项目，

一些学校扩招保研学生，考研空间被压

缩，这就让不少学生开始重视本科成绩。

不论是上“高大衔接”，还是寻求校内补

课，好像背后都藏着学生对分数和绩点的

深层焦虑。

面对学生对成绩的焦虑，已有高校开

始了更具破冰意义的尝试。比如，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推出的零门

槛转专业政策。此外，今年 7月 25日，北

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 2025 级本科新

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

（GPA） 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

完整体现。

北大的改革并非孤例。早在 2015 年，

清华大学就率先以 12 档等级制取代 GPA
评价，强调多元评价体系，直指“GPA 导向

的学业成就观”问题。近年来，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调整评价体系。

但是，市面上的高大衔接班不仅仅有

针对成绩的，有些夏令营“模拟大学生

活”，教的是选社团、规划学业甚至与人沟

通的技巧。“高大衔接”要衔接的不只是知

识的断裂。

“像初三一样把高中的知识学一遍，这

真的是大学新生面临的第一要务吗？”在刘

强看来，在忧心成绩之前，高大衔接首先应

当让学生学会自主。不像高中，大学外在的

约束其实很少，“一切都需要自己关注，自

己规划，寻找伙伴，主动交流、听讲座”。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谢维和认为

“德育”和“智育”并不分离，“用分数作为评

价指标之一，这没什么太大的错误，问题是

用什么去追求分数”。谢维和与不少校长、

老师对话，罗列学校里全面发展的学生道

德品质和性格上的特质，他发现，最大的交

集是“自觉自律性”。

而在李国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学生

最缺乏的往往也是这种特质，“要是有一个

人能像中学班主任常年看着点，就很少会

有不及格的了”。

谢维和认为，高中教育强调与大学教

育的衔接是一个趋势，除了先修课程，还可

以设计选修课，包括与大学建立更多的合

作，“我们的高中教育要更多从孩子发展的

角度考虑，为他们将来上大学做一些铺垫

和准备”。

2007 年，北京市实施“翱翔计划”，

经过选拔，学生可以在高一第三学段至

高二末期间参与涵盖数学、物理等 6 个

学科的 100 余门课程，完成 15 学分研究

性学习任务，相关学分经审核可纳入大

学教育体系。

谢维和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事业”。经

营性的民办教育，虽然用产业的方式去管

理，但是无论任何教育，都必须强调办学方

向以及教育的公益性。

在刘强看来，高大衔接班可能就违背

了这个原则。它的导向不是“成人”，“而是

教你怎么对付考试”，“可能家长也知道这

是不对的，学生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就

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这名高中老师觉得，在当下的社会现

实里，大学更应该承担起学生“高大衔

接”的职责。比如，复旦大学从 2021 年

开始就面向上海高中生开设“周末学堂”

拔尖学科先修计划，涵盖文、社、理、

工、医等 22 个学科，学生可任选一门课

程，去复旦上课。

但是，相比提前学习具体的科目，王子

洋更希望衔接课程能弥补高中和大学之间

的信息差，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并且进行职

业和生涯规划，而不是由偏营利性质的教

培机构主导。

刘强提到，一般来讲，学生入学后有

新生入学教育，系统讲述大学生活、专业

就业前景等。此外，大一基本都是基础通

识课，而这些课程都提供给学生适应大学

生活的空间。让他们不必焦虑于“衔

接”，“高校应该有传递这方面信息的职

责”。在他看来，这些工作甚至可以做在

更前面，比如，在大学生回高中母校招生

宣讲时，就讲清楚大学是什么，大学的出

路在哪里——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帮

学生找到坐标。

假期过去了，王子洋身边的同学有的

去做家教、有的考驾照、也有人去旅行。参

加完免费高大衔接夏令营的王子洋最终没

有购买保研套餐，也没有去机构上高大衔

接课。他和妈妈回到了老家孝感。这个暑

假，他会背英语单词，想把英语四级考到

600 分，也认为去实习、去打工很重要。

这个男孩已经确定，在人生的下一个阶

段，“考高分”不是唯一的目标。

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该如何衔接

□ 林 易

开学第三天，我收到了全校召开教辅
会议的通知。

“教辅”无疑是新学期热门的话题。听
外地的朋友说，新学期一开学，就出现了各
种“教辅歼灭战”，学校明令禁止带教辅书
入校。

看来我所在城市的教育局还算通情达
理，划定了教辅购买目录，丰俭由人。

按照本地教育局的规定，小学一二年
级不得统一购买教辅书。但学校通知参会，
显然有所暗示。

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和班里另
外几名家长一起报名参加了校级家委
会，每学期需要参加两次全校会议。学
校会议无比冗长，每次我都是硬着头皮
去参加。

这天我有工作在身，没法儿参会。再

说，教辅的会，我也打心眼儿里有点抗拒。
另外几名班级家委参会。

学校教辅会议一开完，学校家委群顿
时沸腾起来。学校推荐了再次精选过的教
辅购买清单，大家忙着商量到底买哪套、
互相推荐书店的采购电话，建立本年级微
信群以统计购买数量……

加入本群一年来，群里从来没这么热
闹过。

当天晚上，本班的家委小群里也热闹
起来。A同学妈妈提议买教辅，B同学妈
妈立刻响应：“赞同！孩子天天玩，我有
点焦虑。”

这届家长为啥那么见不得孩子玩儿？
再说，老师布置写生字生词、做算术题，难
道不是作业吗？

群里讨论得正热闹，我没敢吭声。
B同学是班里有名的小学霸，几乎次

次考100分。妈妈自豪地说，孩子不用她操
心，每天回家就写作业，到晚上8点就自己
洗漱睡觉。

听得我羡慕不已。再看看自家这个熊
孩子，成绩就不提了；体育，四肢不发达；唱
歌，五音不全；画画，至今还是抽象派。

他在学校打扫卫生倒是挺积极，班主
任总夸他勤快——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

00 后班主任夸“差生”的套路跟我小学班
主任一模一样。

言归正传，班级家委小群里，其他家长
也赞成买教辅书。

面对自家的“学渣”，我也不敢放任自
流。但我对于时下的辅导书颇有微词——
题目像弯弯绕，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孩子
很抗拒做作业。大概因为低年级知识点太
少，只能以此彰显创新。孩子上小学第一
年，我整年都在这种阴影之下。

跟高难度的题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薄
弱的基础：孩子频繁出现笔画笔顺错误、拼
音错误。而且这种情况在小学生中并不少

见。我很怀念自己读小学时用的配套练习，
大部分是基础版的题目。

看到群里的讨论，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这一点，但想想自家孩子大概没有代表性，
打好的字又默默删掉。

A 同学妈妈是个行动派，当天晚上，
“自愿团购教辅”的通知就发到了班级群，
并明确说明：教辅书不能带到学校，老师也
不会布置教辅书上的作业。

但这消灭不了家长的热情。短短半个
多小时，就有七成家长接龙购买。

在这之前，鉴于家长之间的“塑料关
系”以及对家委会的天然警惕。家委会提出

的倡导，总要经历为期两三天的拉锯才能
勉强达成共识。这是第一次如此的众志成
城、同仇敌忾。

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围魏救赵。
晚饭后，我假装不经意地提起：“对了，

你班同学都在买教辅书呢。”
孩子察觉到我的言外之意，立马瞪眼：

“我不想买！”
话一说完，他大概觉得这事儿他说了

不算，又笑眯眯地问：“可以不买吗？”
我做为难状：“可能不买也行，但前提

是你得把最基础的内容掌握好，比如生字、
生词、算术。”

他痛快地答应了，我也松了口气。
班级群里，接龙还在继续，有人打算顺

便再买一套热门教辅书。姥姥悄悄告诉我，
中午出门买菜时遇到了小学霸的妈妈，见
她拎着塑料袋，装了四五本教辅书，显然刚
采购完毕。

教辅书的暗流，还在继续涌动。

开学初的教辅大战

某教培机构的走廊，“上岸”二字被放置于励志话语中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某教培机构的墙上列满上岸学生的考研分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 15日，海淀黄庄某教培机构，学生在自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 14日某提供保研服务机构的自习室里，学

生在自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 23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在一家教培

机构的四六级英语试听课上，来听课的除了新大一

和大二的学生，还有不少学生家长。 王诗娴/摄

8月 14日，某教培机构正在上最后一轮暑假

英语四级高大衔接班的课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